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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族古代医学教育初探

　　藏族传统医学是中华民族传统医学宝库中的一枚瑰宝。藏医学的产

生和发展，离不开教育这个极为重要的文化传播媒介。本文拟就这一问题

作一初步探讨，以求教于同道师友。

一、“口耳相传”的医学教育

医学是起源较早的一门科学。人类最早的医疗活动，原动力实际上就

是人的自救本能。人们为了生存和繁衍后代，在劳动过程中和日常生活

中，将以自救为主的医疗活动积累成为医疗经验，而这种经验积累，又使人

们加深了对疾病的认识。经过漫长的认知过程，人们认识疾病、征服病魔

的经验，日积月累，世代相传，逐渐丰富，便形成了与一定的经济环境和文

化背景相伴生的各种古代医学理论。然而，在藏族的许多文献史料中，倾

向于把藏医学的起源与佛教联系在一起，认为医学起源于释迦牟尼，他宣

讲了各种医术体系，其中的一种是由不间断的医生体系继承下来的；它由

印度创始，后来传到西藏。① 甚至认为，在人类生存的黄金时代，人们并不

摄取食物，而是依靠“三昧”②来过活的，有的文献中称，最早的疾病是消化

３

①

②

强巴格桑：《西藏医学问答》，《藏族研究译文集》（第二集），中央民族学院藏学研究所编，

１９８３年，７３页。
三昧：系梵文ｓａｍａｄｈｉ的音译，又译“三摩地”或“三摩提”，意思是消除所有杂念，专心一意于

一境。这样，人们就可保持心神平静，杂念止息，是佛教修行的重要方法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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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良，最早的药是开水，而第一个医生则是梵天。① 如果剔除其宗教的内

容，历史事实显而易见，它记述了藏族对史前时期医学的萌芽和产生的

认识。

据藏文文献《五部遗教》（ｂｋａｖ－ｔｈａｎｇ－ｓｄｅ－ｌｎｇａ）载，早在公元前几个

世纪，藏族人民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，就已经认识到动物、植物、矿物

的某些部分具有解除人体疾病的功效，认为“有毒就有药”②。到了第２８代

藏王拉脱脱日宁协（ｌｈａ－ｔｈｏ－ｔｈｏ－ｒｉ－ｓｎｙａｎ－ｓｈａｌ）的时候，人们已懂得了

用酥油止血、治烫伤、烧伤；用青稞酒通经活络，治疗外伤；用柏枝、艾蒿熏

烟防治瘟疫病等③。人们在与自然灾害、猛兽、疾病作斗争的同时，把积累

的经验，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、发展，于是便形成了纯靠经验的早期藏医

学。而这个经验积累和口耳相传阶段，也正是早期经验医学产生和发展的

过程。

当然，在这个漫长的医学发展过程中，我们也不能排除苯教④对藏族医

学的巨大影响。如苯教创始人辛绕之子杰布赤西（ｄｐｙａｂ－ｂｕ－ｋｈｒｉ－ｓｈｅｓ）

就是个医道高明的人，苯教徒始终将他奉为藏医鼻祖。藏医中至今沿用大

量的象雄文药名，这证明藏医学在松赞干布以前就已发展到一定的水平。

它只能起源于藏乡本土，而不是印度文化的照搬。

总之，藏医学的形成源于人类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，藏医药学既不是

佛教创始人“释迦能仁”所创，也并非印度医学的照搬，而是藏族人民长期

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。

我们将吐蕃王朝建立之前的历史时期划分为藏医“口耳相传”的教育

阶段。

二、“祖传师授”的医学教育

吐蕃王朝的建立和发展，对发展和繁荣藏族的经济、文化奠定了良好

４

①

②

③

④

日琼仁颇且·甲拜衮桑：《西藏医学》，拉萨，西藏人民出版社，１９８２年，２６页。
欧坚朗巴掘、多吉杰博整理：《五部遗教》（藏文版），北京，民族出版社，１９８６年，４９９页。
益希坚赞：《藏医发展的历史简介》，《西藏研究》１９８９年第三期。
苯教：亦写作本教，本书统一用使用较多的“苯教”，后同，不再一一注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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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基础。尤其是藏文的创制推广，对确立和促进医学的理论体系、普及传

播“祖师传授”的藏医学教育，创造了尤为殊胜的条件。大批医药世家含辛

茹苦、努力实践，将世代相传的早期医疗经验记录整理成文，以祖传师授的

教育形式大力传播。

藏医学教育的发展，首先得益于文化交流。７世纪，唐朝文成公主与吐蕃

赞普松赞干布联姻，文成公主带去了大批医药书籍和百工技艺人员。其中重

要的医书是《汉公主大医典》。这些医著后来被唐代僧医马哈德瓦（ｈａ－

ｓｈａｎｇ－ｍａ－ｈａ－ｄｅ－ｂａ）和达马廓霞（ｄｈｒｍａ－ｇｏ－ｓｈａ）翻译成藏文，取名

《医药大全》（ｓｍａｎ－ｄｐｙａｄ－ｃｈｅｎ－ｍｏ）。同时，应吐蕃赞普邀请入藏传医的

唐朝医学家韩文诲（ｈｅｎ－ｗｅｎ－ｈａｎ－ｄｅ）与印度医学家巴热达扎（ｂｈａ－ｒａ－

ｄｈｗａ－ｄｚａ）、大食（ｓｔａｇ－ｇｚｉｇｓ）医学家噶林那（ｋａ－ｌｅｓ－ｎｏｓ）等人，汇编了综

合性医著《无畏的武器》（ｍｉ－ｖｊｉｇｓ－ｐａｖｉ－ｍｔｓｈｏｎ－ｃｈａ），在当时的西藏广为

流传。入蕃的上述医学大师既是文化交流的使者，又是藏医学的主要传

播者。

８世纪，吐蕃赞普赤德祖赞迎娶了唐朝的金城公主。金城公主入藏时

也带去大批医药书籍。这些书籍由汉族僧医马哈金达（ｈａ－ｓｈａｎｇ－ｍａ－ｈａ

－ｇｙｉｎ－ｄａ）和加楚尕堪（ｒｇｙａ－ｐｈｒｕｇ－ｇａｒ－ｍｋｈａｎ），及藏医琼布孜孜

（ｋｈｙｕｎｇ－ｐｏ－ｔｓｅ－ｔｓｅ）、琼布丹次（ｋｈｙｕｎｇ－ｐｏ－ｄａｍ－ｔｓｈｕｇｓ）、角拉门巴

（ｌｃｏｇ－ｌａ－ｓｍａｎ－ｖｂａｒ）等人译成藏文，其中最重要的医著是《月王药珍》

（ｓｍａｎ－ｄｐｕａｄ－ｚｌａ－ｂａｖｉ－ｒｇｙａｌ－ｐｏ）。吐蕃赞普赤松德赞也对藏医教育

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，曾两次发布重大决策：一是从周边地区请来名医，引

进医学；二是外藉医生培养本民族学生①，这两项重大决策均行之有效。内

地著名医学家摩珂衍那（ｍａ－ｈａ－ｙａ－ｎａ）和塔希·东松冈瓦（ｍｔｈａｖ－ｂｚｈｉ

－ｓｔｏｎ－ｇｓｕｍ－ｇａｎｇ－ｂａ）就是所请名医中的佼佼者。他俩学识渊博，精通

医道，释译了许多内地医著。东松冈瓦曾两次赴藏，被吐蕃赞普聘为王室医

生，他挑选培养教育的九名聪明的孩子，后来成为“藏医九名医”，老宇妥·元

丹贡布（ｇｙｕ－ｔｈｏｇ－ｙｏｎ－ｔａｎ－ｍｇｏｎ－ｐｏ）即是其中之冠，在藏医学教育史

５

①黄颢：《唐代汉藏文化交流》，《藏学研究文集》，北京，民族出版社，１９８５年，２０５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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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享有盛誉，功绩卓著。

８世纪初，老宇妥·元丹贡布出生在前藏堆龙地方一个医生世家，祖

父、曾祖父都是吐蕃王室的医生。从５岁起，他就从父学习诸多医学经典，

并随父兄奔走行医，先后治愈了无数病人。１０岁时应赞普赤德祖赞之请至

桑耶，与昌迪·杰涅卡普（ｂｒａｎｇ－ｔｉ－ｒｇｙａｌ－ｇｎｙｅｒ－ｍｋｈａｒ－ｐｕｇ）等名医辩

论，皆获全胜，从而位列西藏九大名医之首，被誉为“西藏第二医圣”。他曾

多次游学印度、尼泊尔，拜许多名医大师研习了印、尼医学要典，返乡后往

返于西藏各地，行医讲学，传授医理，总结积累了丰富的医学经验，终于以

藏医学为基础，博采其他民族之医学精义，撰写了藏医学史上前所未有的

重要典籍———《四部医典》，填补了藏医学理论的空白，成为千百年来广大

藏医的教科书和行医指南，对藏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①。他

年近花甲时，到工布（ｋｏｎｇ－ｐｏ）传授《四部医典》，３００名学徒中，有５０人获

得“本然巴”称号，５０人获得“然卷巴”称号，有５０人获得“喇强巴”称号，约

有１００人获“喀朱巴”称号。此后在工布曼隆沟寺院收徒千余人，潜心传

授、研究医学知识。其后辈均在藏医史上负有盛名，如新宇妥·元丹贡布

（ｇｙｕ－ｔｈｏｇ－ｇｓａｒ－ｍａ－ｙｏｎ－ｔａｎ－ｍｇｏｎ－ｐｏ）曾六次赴印精研医理，返回

故里后，行医济世，广收门徒，传授医理，培养出德高望重者近３００人，为藏

医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。

１０世纪的仁钦桑波（ｒｉｎ－ｃｈｅｎ－ｂｚａｎｇ－ｐｏ），既是著名的医典翻译家，

也是一位医学教育家。他１７岁赴印留学，历经１０载，先后拜７５位名师，谙

通佛学、翻译及医学。回藏后翻译了马鸣论师的《八支集要》和迦湿弥罗学

者的《集要广注·词义月光》等医著，不仅盛传于西藏，而且在帕木竹巴地

方政权时传入内地。由于他学识广博，故藏区各地名医都集其门下，其弟

子及再传弟子遍及藏区各地。门徒中最为著名者是娘迨·僧格扎、达支伊

西、迥耐·翁曼阿叶、芒磨芒尊，四人并称阿里四大名医。还有西藏中部、

北部出现的九大名医即夭茹、牙用波、苏玛曼、宇妥·甲噶多杰、木雅达扎、

勃兰地·甲保、曲杰作聂、忽巴曲中、车杰大拉嘎等。他把藏医学的发展和

６

①丹曲：《简述藏医学名著〈四部医典〉及其影响》，《中央民院学报》１９８７年第六期，８８～９１页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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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播向前推进了一步，在藏族古代医学史上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。

１１世纪，出生在前藏沃如地方的扎巴·恩协坚（ｇｒｗａ－ｐａ－ｍｎｇｏｎ－

ｓｈｅｓ－ｃａｎ），自幼出家，学习显密佛典及医学，后又随迦湿弥罗班钦·达瓦

贡布学习医学。１０３８年秋，他在桑耶寺内发现了《四部医典》原本，使这部

沉睡多年的医学巨著得以面世。他将医理传给卫巴·达玛扎巴，又经饶

端·贡却嘉传给新宇妥·元丹贡布。他的儿子拉宗扎西巴桑、孙子索南益

希坚赞，继其遗业，著述颇丰。其祖孙三代，学徒众多，在后来产生的藏医

北方学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随着藏医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广泛播传，医学事业发展迅速。吐蕃王

朝崩溃后，藏族文化史进入学派鼎立、学术争鸣的历史时期。激烈的学术

竞争，使藏医学者们也相互争鸣，各立门派，促进了医学事业的迅速发展，

使藏医理论体系更趋完善。１４世纪，出现了藏族医学史上著名的北方学派

奠基人绛巴·囊杰札桑（ｂｙａｎｇ－ｐａ－ｒｎａｍ－ｒｇａｌ－ｇｒａｇｓ－ｂｚａｎｇ），他从１０

岁起就随西藏、印度的著名医学大师学习医学理论。明朝敕封其为“大司

徒”（ｔａｖｉ－ｓｕ－ｔｕ），并赐银印。他所撰写的医学著作颇负盛名，其中《八支

集要·如意宝珠》、《〈体则部〉论注·释义明灯》、《〈论述部〉论注·甘露河

流》、《〈后续部〉释难·万想如意》、《医药宝匣》、《三百六十医法辨别》、

《九绝症分辨》等医学论著，奠定了藏医学北方学派的理论基础，形成了藏

医史上颇有影响的北方学派。以他和他的弟子弥易尼玛·统巴端登（ｍｉ－

ｙｉ－ｎｙｉ－ｍａ－ｍｔｈｏｎｇ－ｐａ－ｄｏｎ－ｌｄａｎ）为代表的北方学派，总结了“六边四

法”的教学方法，培养出了许多名医，在藏医教育史上，做出了卓越贡献。

１５世纪，西藏产生了藏医的南方学派。其奠基人宿喀·娘尼多杰（ｚｕｒ

－ｍｋｈａｒ－ｍｎｙａｍ－ｎｙｉｄ－ｒｄｏ－ｒｊｅ）出生在塔波地区，１０岁开始学医。曾与

北方学派医学家弥易尼玛研讨医学问题，并撰写了《千万舍利》（ｂｙｅ－ｐａ－

ｒｉｎｇ－ｂｓｒｅｌ）等医著，随后又在后藏夏却恩噶寺（ｓｈａｒ－ｐｈｙｏｇｓ－ｍｎｇｏｎ－

ｄｇａｖ）与诸多大师讨论医学，研究药物，并合著了《珍宝药物形态识别》、《药

味·铁》、《甘露之池》、《甘露宝库》等论著，总结了瘟疫病的治疗经验。

从而奠定了藏医南方学派的理论基础，形成了与北方学派相提并论的流

派，在藏医教育史上，功绩显赫。他培养了众多门徒比较有名气的就有６０

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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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人。如其后裔宿喀·洛追杰波（ｚｕｒ－ｍｋｈａｒ－ｂｌｏ－ｇｒｏｓ－ｒｇｙａｌ－ｐｏ）撰著

了《祖先口述》等著名医学经典，终身致力于医学教育事业。

总之，在“祖师传授”的过程中，藏医学事业之所以能够大力向前发展，

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有极大的关系。藏文的创制，为吐蕃社会政治、经

济、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。藏民族与其他民族频繁的经济文化交

流，使医学教育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，产生了大批优秀的医药学家，他们继

承祖业，远涉四方，行医济世，弘扬医道，广纳徒弟，为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

创造了重要条件。

三、“学校”医学教育

随着藏族社会政教合一制度的逐步形成，藏医学也从“祖传师授”的教

育逐步转化为以学校为中心的医学教育。藏医学校教育成为集中培养和

发展医学人才、传播藏族医学的主要途径。

据藏文文献记载，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，“从印度请来山地嘎巴，从克

什米尔请来古雅瓦赤拉，从唐朝请来东松冈巴、巴拉和尚和巴达，从波斯请

来喀拉山弟，由古格请来僧多俄金，从多保请来其奥马茹子，从尼泊尔请来

达磨沙拉，让这些被请到吐蕃的医生把各自的医书译成藏文，译著放在用

儿茶合欢木（一种落叶乔木，我国西南各省有产，又称孩儿茶）制成的盒子

里，训练一些聪明的男孩子来学习医学”①。这便是藏医学校教育雏形组

织。就从藏文文献来看，除了知道它培养了“藏医九名医”之外，关于这个

教育组织的地点、名称、规模并无详尽记载。

据东嘎·洛桑赤列先生的相关著作中讲，８世纪中叶，“由宇妥·云丹

贡布自己私立的巡回医师学校，是医师学校和私立学校之始”②。另据《西

藏医学》载，宇妥·云丹贡布曾在工布曼垅建立了一个“帝释天王城的医学

院”③。学校建立后，他一面搜集民间药方，采集药物，炮制成药，潜心研究

８

①

②

③

日琼仁颇且·甲拜衮桑：《西藏医学》，拉萨，西藏人民出版社，１９８２年，３６页。
东嘎·洛桑赤列：《西藏教育发展史略》，《西北民院学报》，１９８６年第三期。
日琼仁颇且·甲拜衮桑：《西藏医学》，拉萨，西藏人民出版社，１９８２年，３０２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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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药学，一面诊治病人，培养医务人才。由于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

学方法，他的学生后来多达千余人。到了１１世纪初，大译师仁钦桑波“在

阿里托林寺建立了一所妙法学校，九位名医等人的后期学徒发展的也很多

了”①。可见，藏医学校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。

历史上较正规的藏医学校教育始于 １７世纪。据第司·桑吉嘉措的

《藏医史》（ｇｓｏ－ｒｉｇ－ｓｍａｎ－ｇｙｉ－ｋｈｏｇ－ｖｂｕｇ）载，第五世达赖喇嘛不仅研

读了《四部医典》、《甘露宝瓶》、《千万舍利》、《上区医生实验妙方》等医学

名著，而且还撰写了《甘露宝瓶·净露明月之光》（ｖｃｈｉ－ｍｅｄ－ｂｄｕｄ－ｒｔｓｉ－

ｂｕｍ－ｐａｖｉ－ｒｎａｍ－ｄａｇ－ｄｂａｎｇ－ｇｉ－ｃｈｕ－ｒｇｙｕｎ－ｇｉ－ｇｓａｌ－ｂｙｅｄ－ｂｄｕｄ－

ｒｔｓｉｖｉ－ｚｌａ－ｓｎａｎｇ），刻印了先辈医学大师所著的大量医书抄本。不仅如此，

他还委任尼塘仲钦·罗桑嘉措（ｎｙｉ－ｔｈａｎｇ－ｄｒｕｎｇ－ｃｈｅｎ－ｂｌｏ－ｂｚａｎｇ－

ｒｇｙａ－ｍｔｓｈｏ）、察绒巴·才昂南嘉（ｔｓｈａ－ｒｏｎｇ－ｐａ－ｔｓｈｅ－ｄｂａｎｇ－ｒｎａｍ－

ｒｇａｌ）两位大师分别在哲蚌寺的噶丹颇章西侧建立了“索日卓彭岭”（ｇｓｏ－

ｒｉｇ－ｖｇｒｏ－ｐｈａｎ－ｇｌｉｎｇ即“医明利生洲”）和日喀则的“章松堆贝岭”（ｄｒａｎｇ

－ｓｒｏｎｇ－ｖｄｕｌ－ｐａｖｉ－ｇｌｉｎｇ即“聚仙洲”）两所医科学校，后来又委任强俄·

囊索达吉（ｂｙａｎｇ－ｎｇｏｓ－ｎａｎｇ－ｓｏ－ｄａｒ－ｒｇｙａｌ）和达蔓曼让巴·罗桑曲扎

（ｄａｒ－ｍｏ－ｓｍａｎ－ｒａｍｓ－ｐａ－ｂｌｏ－ｂｚａｎｇ－ｃｈｏｓ－ｇｒａｇｓ）两位医学大师在布

达拉宫哈旺角创办了医药学院。五世达赖喇嘛关心学生学习，并在生活方

面提供了便利条件②。学校创立时，正值格鲁派势力与噶举派相互斗争最

激烈的时期，刚刚有了起色的三所学校均遭到了战火的破坏，加之其他原

因，不久就停办了。嗣后，第司·桑吉嘉措鉴于医药教育机构的衰落，于

１６９６年在拉萨药王山创立了药王山医药学院，全名为“药王山琉璃利众神

圣智慧洲”（ｌｃａｇｓ－ｐｏ－ｒｉｖｉ－ｂｅｅｔｈｕｒｙａ－ｖｇｒｏ－ｐｈａｎ－ｌｔａ－ｎａ－ｎｇｏ－ｍｔｓｈａｒ

－ｒｉｇ－ｂｙｅｄ－ｇｌｉｎｇ）。这所学校初期学生３０余人，后来增至７０余人。学习

内容除《四部医典》外，还设有《增补四部医典秘诀本集》、《草药密方》等科

目。该校还制定了学业、学位以及奖惩等方面的教学管理制度，并制作了

各种教具和教学图卷等。该校重视医学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

９

①

②

东嘎·洛桑赤列：《西藏教育发展史略》，《西北民院学报》１９８６年第三期。
第司·桑吉嘉措：《藏医史》（藏文版），兰州，甘肃民族出版社，１９８２年，３６７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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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，并规定学员每年外出采药一段时间，以便实地掌握草药的采集和鉴别

知识。当时该校还拥有自己的供养庄园，经济上得到了优厚的照顾。该校

存在了２００余年。培养出了许多的医学人才，为继承和发展藏医事业做出

了重要贡献。

１８世纪初，安多地区的塔尔寺亦设置了医药学院。据《塔尔寺志》载，藏

历第十二绕迥金兔年（１７１１年），第二世曲桑活佛罗桑丹贝坚赞（ｃｈｕ－ｂｚａｎｇ

－ｂｌｏ－ｂｚａｎｇ－ｂｓｔａｎ－ｐａｖｉ－ｒｇｙａｌ－ｍｔｓｈａｎ）遵照西宁道的命令，授意塔尔寺

堪布色枳·次赤仁青（ｓｅｒ－ｄｒｉｓ－ｔｓｈｕｌ－ｋｈｒｉｍｓ－ｒｇｙａ－ｍｔｓｈｏ）将密宗学院改

为额木奇扎仓（ａｅｍ－ｃｈｉ－ｇｒｗａ－ｔｓｈａｎｇ）即医药学院。木蛇年（１７２５年），新

委额木奇念扎（ａｅｍ－ｃｈｉ－ｓｎｙａｎ－ｇｒｇｓ）为师，复收老少僧人数十名，新立“医

药学院”，全名为“索日达吉央盘罗布岭”（ｇｓｏ－ｒｉｇ－ｄａｒ－ｒｇｙａｓ－ｇｈｚｈａｎ－

ｐｈａｎ－ｎｏｒ－ｂｕ－ｇｌｉｎｇ），意即“医明昌隆利他珍宝洲”。藏历火牛年（１７５７年）

又委任卓班智达为该院住持并另立扎仓。从此，它逐渐成为安多藏区规模较

大、影响较广的一所医学教育机构。该院设初、中、高三个学级，注重“经医双

修”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修习方法。学僧重点学习《四部医典》等医学论

著，兼修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等经典。从农历七月初二开始，全院学僧做六天

夏季加持法后，到曲嘎日辍（山名）鉴别草木石类诸药及根、茎、叶、花、果的功

效。学僧每年轮换闭关念修“本尊能怖金刚”、“药师佛”、“普明大日如来三

十七尊”等三法的“堪能作业”法。学僧学完《四部医典》，可考取“曼然巴”称

号。该院治学严明，培养了一批著名僧医，在安多地区颇有影响①。此外，在

青海的佑宁、广惠、夏琼等诸多寺院，也建立了医药学院。

１８世纪末，闻名遐迩的拉卜楞寺也创立了医药学院。寺主第二世嘉木样

·久美昂吾遵照六世班禅旨意，于藏历第１３绕迥木羊年（１７６３年）仿照后藏

扎什伦布寺时轮学院之制，在拉卜楞创建了时轮学院，少数僧侣组成其中一

个班，专修藏医和密宗学科。后来随着拉寺发展形势的需要，嘉木样与檀越

河南亲王征得七世达赖喇嘛同意后，参照拉萨药王山医学院之制，在拉寺建

立了医药学院。学僧由原有的藏医班和从闻思学院抽调的部分僧人组成。

０１

①色多·罗桑崔臣嘉措：《塔尔寺志》（藏文版），西宁：青海民族出版社，１９８２年，２０７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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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历木龙年（１７８４年）医药学院正式竣工，全称“曼巴扎仓索日央盘岭”（ｓｍａｎ

－ｐａ－ｇｒｗａ－ｔｓｈａｎｇ－ｇｓｏ－ｒｉｇ－ｇｚｈａｎ－ｐｈａｎ－ｇｌｉｎｇ），意即“医药学院医明利

他洲”。由第七世达赖喇嘛和藏王颇罗鼐委派给河南亲王的著名藏医藏曼·

益希桑布（ｇｔｓａｎｇ－ｓｍａｎ－ｙｅ－ｓｈｉｓ－ｂｚａｎｇ－ｐｏ）及其高足多杰然卷巴（ｒｄｏ－

ｒｊｅ－ｒａｂｓ－ｖｂｙａｍｓ－ｐａ）和额木奇罗桑达吉（ｂｌｏ－ｂｚａｎｇ－ｄａｒ－ｒｇｙａｓ）等名医

先后抵达该院传授医道①。该院设门诊部和制药厂，最盛时学僧达２００余人，

有初、中、高三个学级。主修课为《四部医典》，注重教学实践，根据季节时令

的更替进行有组织、有目的地授课、采药及炮制药物等活动。学僧修完各级

课目，可考取曼然巴称号。其后，拉卜楞周围寺院如卓尼车巴沟寺、碌曲郎木

寺、夏河美武岗察等很多寺院，也相继建立了医药学院。

由此可见，以寺院为中心的藏医学校教育，与当时藏传佛教强大的制

约力和融摄力有极大的关系。尤其是１８世纪后，格鲁派在清朝政府的大

力支持下，在整个藏蒙地区确立了稳固的宗教地位。于是，藏医便成为寺

院修习的重要内容。寺院理所当然地成为有组织、有目标、有计划地集中

培养藏医人才的重要场所。

综观上述，藏族古代医学教育是随着历史发展而兴衰的。它经历了

“口耳相传”、“祖传师授”、“学校教育”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。在不同的历

史时期，有着不同的性质特征，表现出了强烈的时代风格。“口耳相传”的

医学教育，为藏族医学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；“祖传师授”的医学教育，确

立和发展了藏族医学理论体系，开辟了普及医学教育的新途径；以寺院为

中心的“学校教育”，进一步完善和深化了藏族医学的理论体系，使医学教

育得到了广泛普及。这三个阶段的转化过程，也就是藏医学教育体系从简

单日趋完整的历史过程，也是其理论体系从单纯的经验积累到逐步确立和

完善的发展过程。藏族古代医学教育为继承、发展悠久的藏医学文化遗

产，广泛普及藏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（原刊《中国藏学》，１９９５年第四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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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阿莽班智达：《拉卜楞寺志》（藏文版），兰州，甘肃民族出版社，１９８７年，２５７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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祖国统一的历史丰碑
———萨迦班智达在甘肃的足迹①

　　河西走廊，是国际丝绸之路的黄金地段，也是国际性的经贸通道和沟

通世界文化的桥梁，更是我国古代各民族文化交流的荟萃之地。曾几何

时，在这个重要地域里，蒙藏民族的僧俗首领，共同树起了祖国统一的历史

丰碑，完成了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版图的大业，为祖国的繁荣强大、民族的友

好团结、文化的交流与昌盛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。凉州会晤，不但使元代

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政治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，而且也促进了藏

蒙地区的社会历史发展，对加强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、维护祖国统

一，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。从上世纪５０年代至今，诸多专家学者极

为重视对萨班与蒙古阔端王在甘肃“凉州会晤”的研究，广泛搜集资料，锐

意钻研，写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论作，为今天我们完成这一课题任务创造了

条件。鉴于这一历史事实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，１９９５年初，甘肃省

民委给甘肃省藏学研究所下达了题为“萨迦班智达在甘肃的足迹”的课题。

从１９９５年年底至１９９６年初，笔者牵头带领几位课题组成员②，先后赴天水

以及河西走廊的天祝、武威、张掖、肃南等地进行实地考察，并结合藏汉史

料，对萨迦班智达历史上在这些地区的活动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。文章拟

就萨迦教派产生的时代背景、萨迦班智达的生平以及萨迦教派的传承、萨

２１

①

②

在进行此项课题的过程中，得到了武威地区民族宗教局、文化局，天祝藏族自治县政府、编译

局以及武威海藏寺等单位和寺院的大力协助。同时也得到乔高才让、苏得华、卓俊才，李才让加、李

天伟、郎慧琴、理智法师、张治虎、李生强等诸位领导和学者们的热心帮助和支持，在此深表诚挚的

谢意。

“萨迦班智达在甘肃的足迹”课题组成员由丹曲、陈立健以及杨杰三人组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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